










关键词 麦卡勒斯 南方小镇 咖啡馆 公共领域 异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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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成为“一个追求社会平等的地方，让各种人降格 ( 或升格) 到基本的人的本




















详见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 年，第 37、38 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
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公》”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福柯的“异质空间” ( heterotopias) 是指一些特殊的、局部的、真实的空间，但它们具有命名、反映、呈现、表
征、抗议和颠倒日常常规空间运作逻辑的功能。
















渡的桥梁” ( 《公》: 34) 。公众在咖啡馆等场所先是围绕文学和艺术作品展开批
判，使其成为所谓“文学公共领域”; 当有关文学艺术的批判扩展到政治经济领
域时，“政治公共领域”便得以形成。这个被封建统治者视为 “政治动乱的温
床” ( 《公》: 69) ② 的场所孕育了自由民主精神，从而为现代政治体制 “奠定了
民主的基石” ( 《咖》: 220) 。
在经济层面上，咖啡馆自创建伊始便是一种商业性消费场所，进而发展成为


















( 详见《公》: 29) 。究其实质，哈贝马斯所指的“市民社会”是与国家政治权力所代表的公共领域相区分的私人领域。
当代美国社会学家克雷格·卡尔霍恩 ( Craig Calhoun) 将其精炼地表述为: “市民社会这个概念被用来指称在国家直接控
制之外的各种资源，其对集体生活提供了不同于国家组织的另一种可能性选择。” ( 克雷格·卡尔霍恩《民族主义与市民
社会: 民主，多样性和自决》，黄平、田禾译，收入邓正来、J. C. 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
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年，第 334 页)
据称，咖啡馆和喝咖啡的生活习惯曾数次被禁。比较著名的例子是: 英王查理二世于 1675 年颁布了咖啡馆禁止
令，起因一是当时被禁止进入咖啡馆的女人发表了陈情书《妇女反对咖啡的请愿书》，抱怨咖啡所代表的城市交往新风尚
使人“女性化”，令英国男人威仪尽丧; 二是咖啡馆成了民众批评时政的地方，不同政见者和咖啡馆甚至成为同义词。
胡小武《城市张力———咖啡馆与生活方式的转型》，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13 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
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城》”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式，而以“中产阶级、商业和女性主义的行为模式”为标准重新界定 “绅士”
规范，并为此 刻 意 强 调 乃 至 夸 大 咖 啡 馆 的 “移 风 易 俗”功 能 ( 详 见 《城》:
217 － 219) 。究其实质，这种城市生活的构想 “仅仅是一个想象的存在，仅仅在
















道德的条令例律———特别是关涉酒精和娼妓的条文” ( Live: 45) 。围绕咖啡馆由
此展开的社会争端派生了 “更多微妙的文化冲突，因为店主、雇员和顾客各执一
词，争相与民事当局理论，在有关什么是得体的公共话语和活动的问题上发表意






① Angela Jill Cooley，To Live and Dine in Dixie: The Evolution of Urban Food Culture in the Jim Crow South，Athens ＆
London: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2015，p. 44.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Live”和引文出处
页码，不再另注。需要说明的是，咖啡馆在南方的民主化发展先是关涉阶级、性别，而后是种族、族裔。其中，由于南
方种族关系的历史特殊性，以咖啡馆为代表的公共餐饮场所里的种族融合尤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合法化过程。库利通过
1964 年轰动一时的奥利烧烤店案例 ( 即“卡赞巴赫 vs. 麦克朗”) ，以阿拉巴马州伯明翰为例说明了这一过程的艰难: 该
市自 1914 年以来“明令禁止咖啡馆在同一餐饮空间里同时招待黑人和白人”，直到 1963 年才废止了这一法令，次年美国
国会基于其州际贸易的管理权订立了餐饮场所去种族隔离的民权法，但颁布之初一度在南方遭到抵制 ( see Live: 1 － 3) 。
家卡森·麦卡勒斯 ( Carson McCullers，1917—1967 ) 的多部作品里反复出现，
并在情节设置上占据主导地位，它既是故事发生的核心场所，又是一个极具主




























详见龙迪勇《论现代小说的空间叙事》，载《江西社会科学》2003 年第 10 期，第 19 － 20 页。
据称，咖啡馆是随着欧洲移民传入美洲的，美国第一家咖啡馆于 1691 年在波士顿开业，取名“伦敦咖啡馆”

































李卫《钟情咖啡馆》，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 年，第 10 页。
See Oliver Evans，Carson McCullers: Her Life and Work，London: Peter Owen，1965，p. 134.
See Judith Giblin James，Wunderkind: The Ｒeputation of Carson McCullers，1940 － 1990，Columbia: Camden，1995，
pp. 84 － 85.































城镇的中心地位” ( 黄虚峰《美国南方转型时期社会生活研究 ［1877—1920］》，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281 页。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美》”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因对本文论述主背景影响
不大，本文对城市化、城镇化不做区分。
Virginia Spenser Carr，The Lonely Hunter: A Biography of Carson McCullers，Garden City: Doubleday，1975，p. 13.
See Virginia Spenser Carr，The Lonely Hunter: A Biography of Carson McCullers，p. 18.
Virginia Spenser Carr，The Lonely Hunter: A Biography of Carson McCullers，p. 33.
卡森·麦卡勒斯《心是孤独的猎手》，陈笑黎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 年，第 6 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
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心》”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卡森·麦卡勒斯《伤心咖啡馆之歌》，收入卡森·麦卡勒斯《伤心咖啡馆之歌: 麦卡勒斯中短篇小说集》，李文
俊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 年，第 1 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伤》”和引文出处页
码，不再另注。







期培育而成的南方特性” ( 《美》: 4) ; 另一方面，“城市以其区别于农村的环境、
文化传递给南方人一种区别于旧南方的精神，从而使南方人不仅在生活方式上，























卡森·麦卡勒斯《婚礼的成员》，周玉军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 年，第 56 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
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婚》”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时间上特指“这十年间的美国” (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 ，地点上特指“美国南部地区”，书中不具名的小镇“位于佐治
亚州的最西端，毗邻查塔胡奇河，靠近亚拉巴马州界，小镇人口四万左右———大约三分之一的镇民是黑人。这是一个典
型的工厂区，几乎所有的商业机构都聚集在纺织厂和小零售店周边”，而且不同于矿工和汽车业工人，棉纺工人多以赤贫
为主 ( see Carson McCullers，“Author ＇s Outline of The Mute”，in Margarita G. Smith，ed. ，The Mortgaged Heart，Boston:
Houghton Mifflin，1971，p. 158) 。
“迪克西”是美国南方诸州的俗称。





















的不安” ( 《婚》: 71 ) ，体验了青春期的自己和转型期的小镇同步成长的律动，









See Joseph Ｒ. Millichap，“The Ｒealistic Structure of The Heart Is a Lonely Hunter”，in 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17
( Jan. ，1971) ，pp. 11 － 17.
Helen Fiddyment Levy，“No Hiding Place on Earth: The Female Self in Eight Modern American Women Authors”，
Ph. D. dissertation of University of Michigan，1982，p. 321.
Panthea Ｒeid Broughton，“Ｒejection of the Feminine in Carson McCullers ＇ The Ballad of the Sad Café”，in Twentieth































See Jan Whitt，Ｒeflections in a Critical Eye: Essays on Carson McCullers，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2008，
pp. xxx － xxxi.









出出。无论如何，这和他没关系” ( 《心》: 25) ; “夜里他是绝不会歇业的———只
要他没有关门大吉。夜晚正是时候。有一些白天永远不可能遇到的人。有些人一
星期固定来几次。另一些人只来过一次，喝一杯可口可乐，就永远地消失了。”


























































己的脚” ( 《伤》: 54) ; 《婚礼的成员》中的 13 岁女孩弗兰淇走进 “在她看来始
终更像是咖啡馆，而不是真正的旅馆”的蓝月亮，“骤然间产生了一种一本正经
的感觉。在火车座里坐下时，她小心地抚平裙子，不让裙褶坐乱，就像参加晚会


































钱”，“当小镇别的咖啡馆都关门时，为什么他要通宵营业呢?” ( 《心》: 339 ) 。
在结尾处的这一顿悟时刻，“恐惧感如此强烈地扼住了他的喉咙”，他用 “狭窄
的左眼追忆过去，睁大的右眼害怕地凝望着未来———黑暗的、错误的、破灭的未
来”，感觉自己“吊在光明和黑暗之间” ( 《心》: 342) 。《伤心咖啡馆之歌》之
所以“伤心”，是因为爱密利亚小姐所代表的咖啡馆文化在与马文所象征的人性
异化力量的对抗中落败: “咖啡馆里的一切突然都涨成单价一块钱了。这算是什






《“精神隔绝”的多维空间: 麦卡勒斯短篇小说的边缘视角探析》 ( 载《外国文学》
2018 年第 3 期)、“Seeking the Meaning of Loneliness: Carson McCullers in China” ( in
Alison Graham-Bertolini and Casey Kayser，eds. ，Carson McCullers in the Twenty-First





顿状态，代表了人类最为残酷无望的悲苦境遇 ( see Joseph Ｒ. Millichap，“The Ｒealistic Structure of The Heart Is a Lonely
Hunter”) 。笔者在此对其做出现代性背景下的语境化阐释。
